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

【英国《卫报》7月4日文章】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作者该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
原文提要在全球各地，资本主义都陷入危机———但替代选择究竟是什么？噢，某位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遐想如何呢？没错，卡尔·马克思现在属于主流———天晓得到何时才是尽头。

马克思主义“时来运转”
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马克思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销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激增，《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是如此。它们的销量增加正值英国工人救助银行，以使这个衰败的体系保持运转，让富人安享优裕的生活，却让我们大家债台高筑，工作朝不保夕，或者境况更为糟糕。

卡尔·马克思这位留着漂亮胡须的革命理论家的也许是最惹人喜爱的时来运转是，他最近被开姆尼茨的德国储蓄银行的顾客从一份10位竞争者的名单中选中，出现在新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上面。从1953年到1990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开姆尼茨叫做马克思城。显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二十多年，前东德并没有将自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用喷枪喷掉。路透社报道说，2008年，对东德人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2%的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不适宜的”，43%的人说，他们想要恢复社会主义。虽然卡尔·马克思已经死去并葬在海格特公墓，但在渴望获得信贷的德国人当中，他却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自己的图像被用在一张让德国人进一步深陷债务的信用卡上，对于这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马克思若在世，他会表示感谢吗？

本周晚些时候在伦敦，数千人将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的为期5天的狂欢节“马克思主义2012”。虽然这项活动每年都举办，但让组织者约瑟夫·楚纳拉感到吃惊的是，近年来，参与者当中的年轻人大量增加。楚纳拉说：“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复兴之所以到来，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尤其是像我们目前陷入的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

对年轻一代更具吸引力
鼓吹马克思主义作用的书籍一直过剩。英国文学教授特里·伊格尔顿去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书。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出版了一本名叫《共产主义猜想》的小红书，封面上有一颗红星。在书中，他把忠诚者纠集起来，以开创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三个时代。这一切难道说不是一种谬论吗？

难道说马克思可敬的思想对我们的有用程度不就像把手织机用于支撑苹果电脑公司在创新方面的声誉吗？2012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梦想难道不是不相干的吗？毕竟，我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雅克·朗西埃说，资产阶级未能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朗西埃拒绝悲观：“资产阶级已经学会让被剥削阶级为其危机买单，并利用他们来解除自己敌人的武装。但是，对于历史必然性思想，我们千万不要反其道而行之，以致断定目前的情况是永恒的。掘墓人依然存在，其形式就是生活朝不保夕的工人，比如远东的遭到过度剥削的工厂工人。而今天流行的运动———希腊等国———也表明，存在着一种新的愿望，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政府和银行家给人民造成危机。”

最起码，这就是一位耄耋之年的马克思主义教授的看法。那么抱有马克思主义情怀的比较年轻的人们又如何呢？贾斯温德·布莱克韦尔-帕尔是伦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一名22岁的主修英语和戏剧的学生。她刚刚完成学业。我问她，为何她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合时宜？她说：“要点在于，撒切尔当政，或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扯在一起的时候，年轻一代还没有出生。我们倾向于较多地视之为认识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的一种途径。想想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穆巴拉克倒台是那么振奋人心。这打破了许多成见，比如在穆斯林世界，民主不应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等。这证明了革命作为一个过程而非一起事件的正当性。因此，埃及发生了革命、反革命和反反革命。我们从中领教的是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可以肯定，这就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的关键：对年轻一代来说，它并没有因与斯大林的劳改营纠缠在一起而被玷污。此外对年轻一代而言，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

在其中，资本主义似乎无可争议，推翻它是不可想象的———中的得胜情绪对他们的想象力并不像对老一辈那样产生窒息作用。

1 2 3 下一页 

设想后资本主义社会
布莱克韦尔-帕尔周四将在马克思主义狂欢节上就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问题发表演讲。她忐忑不安地说：“这将是我第一次就马克思主义发表演讲。”但是，在当今时代，思考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有何意义？可以肯定，对今天的工人斗争来说，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是不相干的，对吗？她答道：“根本不是这样！英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有趣。我们有一个很弱、很弱的政府陷入内讧的泥潭。我想，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组织起来，就能把他们赶下台。”英国能有自己的解放广场、自己相当于卡斯特罗的“7·26运动”的东西吗？让一个年轻女子去梦想吧。经过去年的骚乱，鉴于今天大多数英国人都与政府内阁中的富人疏远，只有蠢材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了得到不同的见解，我找到了欧文·琼斯。他现年27岁，是新左派的招贴画男孩，著有2011年的政治畅销书《工人阶级的妖魔化》。他在开往布莱顿的火车上，前去参加团结会议。他指出：“虽然英国不会有流血的革命，但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是有希望的。”

他说，实际上，19世纪60年代，晚年的马克思设想了这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认为它可以通过除了暴力革命以外的手段来实现。“他的确考虑了扩大选举权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手段。今天，就连托洛茨基主义左派也不要求进行武装革命。激进的左派会说，与资本主义的决裂只能通过民主，以及组织劳动人民建立和维护对抗破坏性力量的公正社会来实现。”

琼斯回忆说，他的父亲———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好斗的支持者———持有相信打入内部解决问题的意见，主张确保工党政府当选，然后组织劳动人民来保障政府兑现诺言。他说：“我认为这就是所应采取的模式。”多么缺乏新工党色彩啊。尽管如此，交谈之后，琼斯给我发短信，说明他不是好斗的支持者或托派。他想让一届实行激进的政治纲领的工党政府上台。他所设想的是工党1974年2月的选举宣言的措辞。这项宣言表达了“实现力量与财富的对比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人方向的根本性的和不可逆转的转变”的意图。且让一个年轻小伙去梦想吧。

阶级斗争观点有现实意义
至于琼斯这本书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前提是人们重新对阶级斗争产生了兴趣，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业社会分析的基石。琼斯说：“这本书要是在四年前写的，就会被人们斥之为上世纪60年代的阶级概念。但是，阶级又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因为这场经济危机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还因为联合政府的箴言“我们都相聚于此”令人作呕、荒唐可笑。现在不可能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坚持认为我们都是中产阶级。本届政府的改革以阶级为基础。比如，增值税对劳动人民产生的影响过大。

他说：“这是一场公开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在2016年的日子将不如本世纪初。但是，如果你支持在这方面蒙受苦难的30%民众，你就会被指责为阶级斗士。”

这与朗西埃告诉我的事情如出一辙。这位教授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仍然站得住脚的观点是阶级斗争。我们的工厂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出现了非工业化，工厂的工作外包给了劳动力比较便宜并且比较温顺的国家，除了资产阶级统治者在阶级斗争中的举动，还有什么呢？”

正当我们艰难地渡过经济衰退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除了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以外还对我们有一些教导，那就是对经济危机的分析。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伊·日热克在他的新著《少于虚无：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中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思想用于我们现在经历的危机中。日热克认为，根本的阶级对抗是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

两者之间的区别何在？他解释说，每一种商品都有使用价值，这是按照其满足需要和需求的用途衡量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历来根据生产时使用的劳动力衡量。日热克认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交换价值变成自主价值。

他说：“马克思从这种差距中得出其经济危机的概念：当现实与钱生钱的自生幻觉一致时，就发生了危机———这种投机性疯狂不能无限期地延续，它不得不在更加严重的危机中爆炸。马克思认为，这种危机的最终根源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距：交换价值的逻辑遵循自己的道路，即自己造成的跳跃，不管人的真正需要如何。”

新共产主义事关重要
兰开郡埃奇·希尔大学民主理论与实践教授艾伦·约翰逊最近在为《世界事务》杂志写的一篇关于“新共产主义”的博文中说：“最近，一种引起巨大的苦难和痛苦、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世界观正在卷土重来；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左翼极权主义，在知识界享有盛名，但是追求政治权力。”

约翰逊写道：“新共产主义事关重要，不是因为它受到知识界欢迎，而是因为它可能在社会民主精疲力竭、财政紧缩和知识界自我厌恶的背景下影响到不同层次的欧洲青年。尽管它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不能显得无奈，听之任之。”

他说：“这是我们担心的事情：日热克、巴迪乌、朗西埃和伊格尔顿等下贱的老左派会腐蚀无辜年轻人的思想。但是，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评论意味着你会因此采取比纳粹造成的死亡还多的世界观吗？《共产党宣言》和苏联当年的劳改营没有直接的联系，青年左派也没有理由不加鉴别地采纳巴迪乌的令人胆寒的观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教授在新版《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说，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赤裸裸的自身利益、残酷无情的‘现金支付’的市场体系的矛盾，也就是剥削和‘无休止积累’的体系的矛盾，可能永远无法解决。在某个时候，在一系列的变革和结构改革中，这种基本上不稳定的体系的发展将导致一种再也不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情况。”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将是什么样子呢？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出反应的可能性极小，对苏联时代“确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作出反应的可能性更小。他接着说，然而，它必定会涉及从私人占有向全球范围的社会管理的转变。他说：“这种转变将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它将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人文价值，将取决于带来这种转变的政治行动。”

这肯定是最能让人获得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表明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斗争准备，或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末尾所说的那样：“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